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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

不浓，却有招牌性的墨镜作风——小说里以白描形式勾勒的上海

上世纪 60—90 年代市民生活画卷，到电视剧里变成聚焦上世纪

90年代风起云涌的上海滩。潮起潮落中，竹枝词也染上了江湖气。

小说里是星星点点的小花，簇成繁花似锦；剧中是大开大

合的大时代，映得霓虹璀璨。从今人的眼光回看上世纪 90 年代，

也许时髦中也带着几分土气，断不会是剧中那般光鲜炫目；但

当年身处其中的人，每一天都在接受新的刺激，那亲身体验到

的热气腾腾，热火特特滚，热到辣豁豁的上世纪 90 年代，意

外地与王家卫式霓虹灯美学遥相呼应。

久违的沪语电视剧，扎劲！

这几天，上海人的朋友圈热闹得像过年。

至真园、夜东京，热气腾腾活色生香的上世纪90年代回来了。

缝纫机、排骨年糕、咖啡伴侣，记忆里熟悉的上世纪 90

年代复苏了。

为了还原上世纪 90 年代的上海，出品方之一的上影集团不

惜血本——王家卫在上海唯一看中的影视基地，2020 年因为疫

情乍起而资金断裂差点烂尾，上影以最快速度投资 5 亿元，收购

了昊浦基地，为“繁花”怒放铺好了最基础的土壤。此后，以“百

年上海”为特色的上影车墩基地（上海影视乐园）又根据剧组需

求，在疫情之中全力以赴投资建设，一比一复刻了剧中的黄河路、

进贤路。剧中不少道具也让观众“一秒回到上世纪 90 年代”，

比如大哥大、桑塔纳、玻璃杯套组、面盆架、丝光棉 T 恤……

当然，最让人“一秒入魂”的还是沪语版（央 8、东方卫

视、腾讯视频都有沪语版）。有人说，上海演员遇到《繁花》，

就像英国演员遇到《哈利·波特》，或者用剧中饰演陶陶的陈

龙的话说：“像老鼠跌进了米缸。”现场收音全部讲沪语对白，

连王家卫本人都操一口流利上海话。看了《繁花》你才发现，

原来那么多熟悉的演员、导演，都是上海人——胡歌马伊琍唐嫣，

陈龙吴越郑恺，Papi 酱范湉湉戴军王菊，还有客串演出的导演

张建亚（饰演蔡司令）、程亮（饰演烟纸店老板，他也是《繁花》

的联合导演之一）……这些本来就熟悉的人，一旦讲起上海话

来，又是别一番光景，甚至好像个人气质都发生了很大改变——

马伊琍多了几分凌厉，唐嫣多了几分娇嗔，而胡歌也不只是讲

普通话时的风度翩翩，更是风流倜傥，七分正气三分痞，整个

人都流动了起来，活灵又活现。

胡歌说，方言本身就是对演员的一种解放：“上海话是我

的母语，用母语表演的时候，就不需要像用普通话讲台词时那样，

分散一部分精力在语言上，去注意台词的逻辑重音啊、节奏啊，

省略了这个过程。拍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又会发现，方言有它独

特的韵味在里面，你的穿着、语言、环境和发生的事情都非常

统一，语言作为一个交流工具，是地方特有文化的一种载体。”

在《繁花》所展现的上世纪 90 年代，上海其实兴起过沪

语电视剧热潮，《孽债》《夺子战争》是其中最广为人知的——

1997 年的沪语方言剧《夺子战争》曾经以 38.7% 的收视率，

打破上海电视剧最高收视纪录。不过当中小学不提倡讲方言之

后，一系列方言文化也跟着衰落了。

上海大学教授、著名语言学家钱乃荣最近也在追看《繁花》。

“剧中的上海方言，整体感觉是符合那个年代特征的，句子短，

排列紧密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表现出上海话语速快的特色，再加上

剧情紧凑节奏快，我都看得有点眼花缭乱了。”钱教授说，“不

同年龄的人说的上海话，用的词语各有特色，使这出电视剧语言

活泼。游本昌饰演的‘爷叔’，有些发音跟我们现在有点不一样，

这是符合他人物年龄的——老派人还保留了几个老上海话中的

‘连读变调’，年轻人听着可能觉得有点怪，那是因为一个时代

有一个时代的语言，虽然方言的稳定度是很高，但方言是生活中

活的语言，在稳定中也会有自然的变化。我觉得电视剧比较好的

地方是，演员没有刻意去用老上海的‘尖团音’，而是就讲上世

纪 90 年代普通老百姓在讲的上海话，很生活化。语言是发展变

化的，上世纪 90 年代上海语委曾组织上海的方言学专家深入普

查过上海话，发现‘40 后’的上海人已经不说分尖团音的上海话，

分尖团音是 30 年代的特征，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更没有必要去

说 30 年代的上海话了。电视剧里还有个别当年外地来沪的人，

如‘范总’说的夹生上海话，我觉得也反映了上海商场上做生意

海纳百川。总之《繁花》里的上海话让我感觉很亲切。”

在钱乃荣看来，《繁花》这部小说有一个很大的意义，就

是它重新开启了都市文学创作：“上海开埠不久，出现了以优

秀长篇小说《海上花列传》（对话用苏州话）为代表的一大批

上海都市题材长篇小说。后来一度乡土文学繁荣，重磅创作中

大都有一些鲜活的口语，比如《白鹿原》《红高粱》。当今，

全国都市化潮流已形成，《繁花》让都市题材重新回归人们的

视野，并且是以一种融入本土方言的形式呈现，小说改编成话剧，

再改编成电视剧，广受大众热爱，吹响了都市文学繁荣的号角，

这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和努力延续的。”




